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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洋娃娃到⼿槍：我從事射擊運動與競賽的歷程 

 

我兒提時期是不玩搶的，我是玩洋娃娃⾧⼤的；其實我⼩時候從未對槍械有過 興趣。 

我在⼀個⾮常傳統的中國家庭中⾧⼤，⼥⼈要能相夫教⼦才算賢惠。我母親就 是這麽養育我的，要我學著

做好妻⼦、好媳婦和好母親。 

 

我做夢也沒想到⾃⼰後來居然在幾乎是男⼈天下的⾏動⼿槍射擊世界中成了選 ⼿，更別説是能擁有全美與

世界⼥⼦冠軍的頭銜了。 

愛因斯坦有句名⾔：「願意嘗試不可思議荒謬無稽之事，似乎不可能之事⽅能 成爲可能」，我可説是這項

名⾔活⽣⽣的明證。 



 

即使是成年後，射擊對我來説似乎也是條不太可能⾛上的道路。⼀九⼋0年代， 丈夫Carlos與我喜歡去露營

，他有幾把⽤來⾃衛的⼩型槍⽀，我們當時天真地 以爲野外露營遇到熊時可以派上⽤場，根本不曉得這些

⼩型槍對熊來説並不管 ⽤。 

我先⽣教我怎樣將⼦彈上膛和卸下⼦彈，但我怎麽都記不得，因爲我從來沒拿 過槍，槍叫我望⽽⽣畏。 

後來我終於想通槍械本⾝並不危險，危險的是我不了解它；我需要槍械教育。 我第⼀次開槍是在⼀九⼋0

年代，外⼦帶我去玩⾶靶射擊，他替我租了⼀把散彈 獵槍；以前我連拿都沒拿過。靶場總監教我如何上膛

、瞄準與扣扳機。到了射 擊時間，他叫我開散彈槍；我呆站在那裏好久，⼼裏怕得要命。最後我勉強扣 了

扳機。 

靶場總監要我跟另外四個⼈輪流射擊。輪到我時，他在⼀旁仔細的盯著。我的 表現讓每個⼈都跌破眼鏡，

包括我⾃⼰。⼆⼗五⽀⾶靶中，我打中了⼋⽀。更 重要的是，我⽣平⾸次嚐到射擊的滋味。 

不久之後，⼀位朋友買了⼀管使⽤點30-06⼦彈的「春⽥」步槍，帶著我們夫妻 ⼆⼈去靶場射擊。那管步

槍槍⼜朝下的躺在桌上，朋友要我試試看。我⼀邊拿 起來，未料同時也射了⼀輪⼦彈。好在因爲槍⼜朝下

，沒有⼈受傷，但我從此 也知道我需要受更多的槍⽀教育。 

我問靶場教練什麽地⽅可以學習安全射擊，⼀年半後，我在加州⼀所社區⼤學 裏註了冊。 

我不是隨隨便便的決定去上課。每當我想培養⼀項嗜好時，我先要想清楚⾃⼰ 是否願意起碼會花個⼗年的

時間；五年⽤來真正的進⼊、⼗年讓⾃⼰變得擅⾧ 此道，並在⼗五到⼆⼗年的時間裡達到完美專精。我決

⼼要上射擊課表⽰⾃⼰ 要把射擊當⼀回事來看。 

我跟⼆⼗⼆名同學⼀起上初級班；班上連我⼀共只有三名⼥性。許多同學都已 經有若⼲射擊經驗，也有⼀

些像我⼀樣，完全是⽩紙⼀張。我那年四⼗⼀嵗， 我想看看⾃⼰在五⼗嵗以前能夠進步到什麼程度。 



開始上課後沒多久，我就⽴定⽬標要成爲班上最優秀的⼥槍⼿。三個⽉後，我 達到⽬標。接下來我打算成

爲全班最優秀的射擊⼿，我也在⼗⼋個⽉後做到 了。這堂課讓我具備⽇後射擊必須具備的兩項重要條件：

精準與恆⼼。我的精 準後來成爲我的⼒量，也幫助我攀上這項運動扶搖直上的天梯。 

 

訂定⽬標訂時，就像有⼀粒種⼦種進我的腦海；它不斷發芽⾧⼤，我不去想它 都不⾏，連社區⼤學的課程

結束後我還是維持著這種⽬標導向的思維。我希望 每次⽐賽或練習後都能⼩有進步，⽽連要有⼀點⼩⼩的

進步，都必須花上幾⼩ 時的練習時間。我覺得：何必⼀切靠⾃⼰從頭開始？沒有必要不踩著前⼈的肩 膀上

往前啊！因此我去向前輩請益。⼀九九⼀年我遇⾒極速射擊專家Jim O’Young，央他指導我。 

我的射擊⽬標是致⼒達到我今天的⽔準；到達⽬的地其實是我始料未及，但是 ⼈⽣的意義就在於是否能化

腐朽為神奇，能否從不可能的情形中創造乾坤。 

計劃未來，⼈⼈都會，但是⼈⽣有許多意料之外與峰回路轉。三⼗年前認識我 的⼈絕想不到我有朝⼀⽇竟

然會成爲⾝懷絕技的射擊選⼿，⽽我之所以能達到 這個境地，是因爲我無畏於追尋挑戰。 

我領略到：態度決定⼈⽣；我深信：⼀個⼈的⼈⽣百分之⼆⼗是由外在環境與 遭遇決定，另外百分之⼋⼗

端看你如何反應。態度完全操之在我。 

三⼗年前當我對槍械充滿畏懼感時，我可以有幾種不同的⽅式去處理我的畏 懼。我選擇了去學習、去了解

；學著去知道如何操作、如何正確地發射；我正 ⾯迎對我的畏懼，結果我培養出⼀個讓我願意傾注我全⼈

的嗜好。 



 

當然我也很有可能永遠無法在這項運動上出⼈頭地，但是真正的失敗是不去嘗 試。孔⼦嘗說：「 君⼦之過

也，如⽇⽉之⾷焉：過也，⼈皆见之；更也，⼈皆 仰之。」也就是說，⼀個⼈的榮耀不在於永不跌倒失敗

，在於百折不撓，跌倒 了能再爬起來；缺點並不讓我感到氣餒或讓我停下來不去射擊，它其實是我最 ⼤的

動機。 

每個⼈⼼中都有⼀個冠軍選⼿在。我希望⾃⼰成爲⼀位傑出成功的神槍⼿，即 使我毫無射擊背景，也讓我

發掘出潛藏在我内⼼深處的冠軍。⼀個已屆中年的 華裔婦⼥居然玩起射擊，當時可能看起來很不可思議，

但是去擁抱這種看似荒 誕的事，我纔能使不可能成爲可能。 


